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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5日，“草原母亲”都贵玛被授

予“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都贵玛是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的牧民，

她与28个“国家的孩子”的故事曾经感动了无数

人，被亲切地称为“草原最美的额吉”。

内蒙古作家郭雪波的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

吉》，以“草原母亲”都贵玛等为人物原型，描绘了

在上世纪60年代，草原敞开广阔胸怀，接受三千

孤儿入内蒙古的感人故事，书写了草原母亲的伟

大与慈悯，讴歌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团

结，彰显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小说刊载于《中国

作家》文学版2021年第11期，由作家出版社于

2021年10月出版。

9月23日，郭雪波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

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

文学》主编施战军，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冀

晓青出席并致辞。研讨会由《中国作家》杂志、内

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作协承办，《中国作家》杂

志主编程绍武主持。

展现蒙古族人民的拳拳深情

冀晓青谈到，近年来内蒙古文学事业锐意进

取，焕发出新的气象，中国作协对内蒙古作协实

施了文学创作帮扶计划，为内蒙古的文学创作注

入了强劲动力，一批批作家创作出了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秀作品，郭雪波就是其中之一。郭雪

波在他5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始终怀抱着

对文学执着深挚的热爱，不断在内蒙古大地上寻

找写作资源，捕捉内蒙古发展的变迁与脉络。《摇

篮旁的额吉》在人物刻画和主题提炼上呈现出了

新时代的精神特质和高度，让这段发生在艰苦年

代的生命营救、民族团结的大爱往事在新时代有

了新书写。小说展现了内蒙古文学界回应时代

重大关切的使命担当，是记录民族团结壮举的文

学馈赠。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表示，《摇篮旁的额

吉》的重大题材，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多元

一体的，展现了蒙古族人民对祖国的拳拳深情。

郭雪波一直关注时代、关注生活，在内蒙古的草

原沙漠中长时间的跋涉体验，让他的作品始终带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展现出原生态的鲜活状态。

她谈到，要围绕“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事件进行小

说创作，既要还原历史又不能违背真实，具有较

大难度。郭雪波巧妙利用一个家庭一对夫妇的

视角，选择从小角度切入，展现大背景大事件，这

是他多年艺术创造经验的体现，小说在人物塑

造、故事叙述和丰沛细节的描写中，都展现了真

实性和艺术性的巧妙结合。作家对草原、动物和

自然有着深厚的情感，这本书精致展现了人与自

然的关系，在大自然面前众生理应平等、万物同

时生长。此外，郭雪波在作品中也有很多艺术性

处理，通过一系列戏剧化的手法，让故事变得跌

宕起伏，比如不断设置悬念，让情节一直在悬念

的解扣之中推进，从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和可读性。

“《摇篮旁的额吉》从历史到现实，时间跨度

很长，故事有开有合，每个人物有始有终，是非常

传统的中国长篇小说的写法，非常能吸引人。读

者在阅读时并不会觉得写得很累赘，心里面会很

舒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镇

南表示，民族团结不仅仅是现代的一个政治概

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如果没有历

史上几千年来各个民族的互相融合，也就没有民

族团结的历史事实，更不会有几千年来各民族融

合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小说在传奇性和世俗

性上表现得很好，悬念一直到最后才解扣，作者

通过两个主要人物，呈现出非常洒脱的向前看的

历史观，所有的恩怨是非全都翻篇了，重要的是

面对现实。“历史记忆固然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有

时也会成为你往前走的负担。”

兼具主题性和个人性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看来，《摇篮

旁的额吉》是一部高质量的新时代主题创作作

品。郭雪波基于其自身的经验阅历和艺术水

准，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为作品注入了丰富的

草原文化元素，并借助诗化的语言，为故事增添

了大量颇具画面感的细节，使整部作品愈发丰

满。比如小说在引子中写到的黄昏、河滩、乌

鸦，蓬头垢面的、在尸体当中寻找的女人，被熏

黄的食指和中指间冒出的烟雾，以及“两匹马在

飞驰，婴儿在怀里啼哭；风在耳边呼啸，婴儿在

怀里啼哭；鸟儿在树上鸣叫，婴儿在怀里啼哭。

风停了、马停了、鸟儿也停了”这种诗化语言，它

们所呈现出的画面感都是非常强烈的。再如厄

日格泰要补办手续，干部问他：“离婚手续？”他

答，结婚手续。干部问是不是办结婚后再离

婚？他答：“离什么婚？我补办结婚手续后，天

涯海角、刀山火海，都跟她走！”这种对话有效凸

显了人物性格与魅力。小说中的一些冲突带有

紧张神秘之感，包括六指的发现、厄日格泰的身

世等，都体现出作者对情节和细节优秀的把控

能力。小说对内蒙古地域文化的挖掘是非常成

功的，额吉这种无偿的母爱就是草原之爱，是草

原文化的具象呈现。

《小说选刊》主编徐坤认为，《摇篮旁的额吉》

是一部兼具主题出版和个人化写作的优秀长篇

小说。“对小说创作者而言，主题出版和个人化写

作各有规则，很难将二者融在一起，但郭雪波以

他成熟丰富的写作经验，将二者合而为一。小说

以丰沛的情感、深沉的大爱、细腻的笔触、丰富的

细节，尤其是扎实丰满的心理描写，歌颂了平凡

而伟大的母爱，构筑起一部民族团结史。”徐坤谈

到，小说的两个主角身世复杂，男主人公每次话

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显示出作者的“狡猾”，小

说情节是这样一个扣连着一个扣地往前推进。

小说着重描写和呈现了高尚的母爱，赞颂那些伟

大的母亲，即便是遭受着无常的厄运，却仍然对

这个世界满怀着爱、柔情和激情。“最重要的是，

小说对民族关系的把握非常出色，特别符合当下

倡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总而

言之，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优秀长篇小说。”

描摹人性中的真善光芒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说，文学作

品之所以能够感动人，主要基于普遍人性的共

鸣。《摇篮旁的额吉》是一部书写人间大爱的作

品，具有显著的人性底色，它的价值也是恒常的，

不会因时光流转而失色。小说出色地塑造了内

蒙古人的新形象，在主题创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

更为辽阔的意境。郭雪波不是简单地书写一个

历史时期里出现的好人好事，而是呈现这个历史

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各种人的现实选择。这是

一种史诗型的把握，显示了作者思考的厚度，也

充分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两位主人公阿伦高娃、

厄日格泰夫妻，在抚养孤儿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和

承担更多的努力和艰辛，也就更彰显出他们不寻

常的母爱和父爱，使得两位被集中描写的人物能

够代表一个民族的高尚品格。

小说中描述了多种人类之爱，较为完整地表

现出了作者的世界观。阿伦高娃的背后，有丈夫

厄日格泰的爱情作为支撑，尽管厄日格泰已忘却

大半人生，却留下了一个蒙古族男人淳朴的父爱

和对妻子矢志不渝的感情。他在任何时候都支

持妻子的善行，并尽心恪守一个养父的职责。小

说也写到了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当地一些普通

干部群众的良知，这些都是在书写人性，描摹人

性中难以泯灭的光芒，通过沉静含蓄的叙述，启

示众生应该如何做人。作品对爱的描写并不局

限于人类之间，它也存在于不同物种的生命之

间，比如孩子博尔忽趴在小狼崽“莽胡达”身上，

求阿爸不要杀它，因为它也是个孤儿。他带着莽

胡达去上学，最后把它放归草原。这头狼在日后

与他们父子重逢时，竟流下了眼泪。至此，《摇篮

旁的额吉》不仅在写人间大爱，也在写世间大爱。

“郭雪波是一位经历过时代巨变和岁月沧桑

的作家，读他的作品，时常能够被文本中不时镶

嵌的过去年代的生活细节所吸引，如人们会用干

苞米棒子碾成面粉、用蒺藜钩子籽儿晒干熬粥、

挖河床上的白色黏土食用等，都带来陌生而真切

的生存画面，使人触动。这些并非年轻作家能够

运用，属于小说中的硬核成分，也最终完成了小

说的结实质地。”胡平说。

“阅读这本小说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

部主题创作的作品，之前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历

史史实。它当然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

其中也囊括了很多通俗文学的因素，所以它非常

好看。人物简洁，动作有力量，场景的描写非常

有画面感，可读性很强，是一部可以非常畅销的

雅俗共赏的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谈

到，这一题材最适合的表现形式，要么是非虚构，

要么是小说，其中可供发掘的空间很大。郭雪波

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作家，他把写作上升到了更辽

阔的历史时空中，为作品提供了让全人类文明共

享的可能。

小艾走上观光车，还要往后走找空位，见穆

先生坐在第三排。她不知道要不要打招呼，正犹

豫着，穆先生抬头看见她，站起来让了位，说，坐

这吧，没人。

小艾靠了窗子坐。挺宽敞的位置。观光车

是进口的，电动车，环保，比普通的大巴要宽许

多。前后座椅之间的距离也足够空间，穆先生挺

高的个儿，坐下去膝盖也不委屈。感觉跟波音

737的商务舱差不多，有点奢侈。奢侈是奢侈了

点，小艾坐下去，觉得身心很舒坦，也就觉得合算

了。由着这种不错的心情，侧身把窗帘拨在一

边，扣在塑料槽里。这个过程，小艾透过酒店前

方的椰树林看到湖面平静，微微地泛着深秋八九

点钟的和煦光芒。

穆先生在看几张英文报纸，时间是昨天的，

小艾从他拿报纸的手势上看，觉得他应该看了好

一会儿了。右手大拇指按下去的地方有些皱陷，

小艾想，那报纸里至少有一两则新闻曾让他看得

入神。小艾想到这，把想跟穆先生寒暄的话放回

了身体里，她想，不急，等他看完了报纸再说不

迟。无非是“没想到又遇见你了”或“你也去古村

吗？”这些话，实在可说可不说。前天在温泉汤池

里认识的穆先生，他是那种你不说话就能知道你

所思所想的人，所以省了这些话或迟些说并不会

让穆先生以为她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嗯，人家

给让了位置，小艾却连“谢谢”都还没有说。

“又遇见你”，以穆先生的说法是第六次了。

第一次在温泉出入大厅二楼的公共放映厅，第二

次在大游泳池，第三次在温泉汤池，第四次在早

餐厅，第五次在高尔夫球场路上，第六次，此时。

昨天早餐后，小艾出去湖边散步回来，遇着

背着高尔夫球袋的穆先生。小艾说：“你怎么认

出是我？”

穆先生跟小艾并肩走着，几乎高出小艾一

头。穆先生侧脸看小艾说：“早餐在餐厅认出是

你。你衣服没换，多了一条披肩。不难认。”

小艾诧异，被一个陌生人这么反复认出来，

心里有点虚，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之前一次是

在温泉汤池里，两人都穿着泳衣，可称赤裸。小

艾虽不好意思，但因为奇怪眼前这位高大厚实的

先生是怎么认出她的，还是愚蠢地问：“在早餐厅

你怎么认出是我？”愚蠢是小艾自己对自己的评

价，她当时的感觉是既尴尬又掩盖不了好奇心，

像个无知的少女。那情境发生在一个中年妇女

身上自然就是愚蠢了，小艾想。

穆先生用扶高尔夫球袋的手指一下自己的

脸和脖子，说：“昂，这个。”

小艾看懂了，会意一笑，可不是嘛，自己右脸

和右脖子上，长了四粒黑痣，从酒窝位置到锁骨

成一条直线。最大的一粒是锁骨上的那粒，和酒

窝位置的那粒一样是胎带的，夸张点说能有绿豆

般大了。只是酒窝上那粒的大小搁在一个人的

脸上看挺适宜，不像锁骨上这粒没个矜持，随着

年龄不停地长。

小艾这么笑，就算认可了穆先生的说法。于

是继续往前走。穆先生人高腿长，走几步总要等

小艾一下，在一次停下来时跟小艾说：“我后来

想，我第一次遇见你是在温泉出入大厅二楼的公

共放映厅，你穿着绿色的浴袍，捧了一大杯爆米

花。第二次遇见你是在大游泳池。在汤池看见

你是第三次，你刚从大游泳池过来，看见你脸上

的痣才想起在放映厅注意到的人也是你。你游

泳像专业的。”

小艾听穆先生这么细说，跟着把每一个场景

回想了一遍，公共放映厅里她是捧着爆米花，左

右都坐了人，不知道哪一位是他。大游泳池她在

深水区游，水有点凉，她记得在水上躺了好大一

会儿看星星，周围也没见什么人。后来觉出大游

泳池的水冷了，去找汤池暖和暖和。高温的汤池

里人都很多，她找了一个偏僻的小汤池，牌子上

写43.1度，她试了水觉得还行才下去。哪知下去

后发现汤池里有一个人了，被汤池周围的灌木丛

的阴影掩着，在岸上没看出来。小艾正要坐下，

发现旁边有个人，一动不动的，小声“啊”了一下，

正要离开，那人说了一句“水不烫”。说着，动了

一下身子，本来懒散的样子一下子坐直了。小艾

见是个大活人，往身体里吞一口气才坐下去。坐

了好大一会儿，那人说：“你游泳很好。”小艾觉得

这话没来由，淡淡地说了句“还行”。一来二去两

人聊熟了，小艾才知道眼前的这人也是刚从大游

泳池过来的。知道他姓穆，称他穆先生。穆先生

问怎么称呼她，小艾说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小艾，

叫我小艾就行。穆先生也没问她是姓艾还是名

叫小艾。

“年轻时是搞这行的，后来结婚生子有20年

没怎么游了。去年才算又捡起来练习。”

“20年前？”

“21年前。”小艾这么回答，自然是知道穆先

生在问她“年轻时”的时间。

“至少得是省队的。”

“是。”小艾低头笑。人家猜得很准，没必要

多言语。

两人接下来没怎么说话，穆先生与她并肩走

了一会儿路，在一个分岔口，穆先生停下说他要

往“这边走”，两人就分手了。穆先生去打高尔

夫，小艾回酒店。

小艾没回头，她知道穆先生是往湖边去了。

她记得当时自己很不自在，而她所有的不自在都

用来整理披肩了。,

小艾想到这儿不自觉地笑，一个女性的腼腆

羞涩显现在她的脸颊上。她之前一直盯着窗外

看，这一笑她便在玻璃窗上看到隐约的自己。中

短发，疏淡的弯眉，圆脸，腮微胖，唇红齿白。她

忙收起了笑，觉得这样胡思乱想的真是不像话。

这时间也就五六分钟，车上全坐满了，后来

的客人只能等第二辆观光车。车启动，穆先生把

报纸折起来放在腿边的背包里，这才转过头跟小

艾说话：“准备去哪个地方？”

小艾是从酒店的介绍上知道度假酒店配套

的景点，当时她记得只用心看了免税购物街和古

村。小艾对购物兴趣不大，以往带儿子旅游，国

内国外，最终无不都是以购物收官。小艾想去的

是古村，介绍上说是岭南第一长寿村，村里现有

215位老人，90岁以上的有十几人，最年长的有

103岁了。

小艾便答：“古村。听说古建筑保存得

很好。”

穆先生朝窗外看一眼，把目光落在小艾脸上

说：“可追溯五百年。”末了又说，“今天好天气，去

古村走走感觉会很不错。”

这时穆先生的目光已从小艾脸上移走了，小

艾感觉得到。“听你这么说，好像去过？”

穆先生似加重了语气说：“去过。我只要住

在酒店，都会去古村。”

小艾微笑。她不觉得这微笑穆先生会看

到。她不善言谈，常迟钝在某一个话头上。

观光车开得不急，慢悠悠的，坐在上面的感

觉正是观光的悠闲心态。约摸20分钟，到一个

荷兰小镇一样的建筑群，穆先生说是免税购物

街，全世界的各大品牌都有，跟购物街配套的还

有酒吧一条街，餐饮一条街，游乐场，电影院等。

观光车停下，下去一批客人，又上来三五个，

这时车上大约还有十来个人。

经过免税购物街，车子继续往前开，可能是

刚上车的人把车窗打开了，车里进来一股凉风。

这风也不让人感觉冷，凉丝丝的。又过了十来分

钟，车子经过一片田野，也看不出种了什么，茂密

而荒芜。然后到一座山脚下隔着一条河停下。

河那边就是古村。

车上的客人都下了车。从河边一片菠萝蜜

树林前过来一个导游接客。是个小姑娘，晒得古

铜色的皮肤衬得她的眼白和牙齿白得发亮。正

如我们常看到的导游一样，小姑娘拿着一个喇叭

开始向客人介绍古村。

穆先生问小艾：“要跟着导游走吗？”

小艾说：“听听她说吧。”

导游的介绍无非是宣传上的一套言语，小艾

都知道，所以听得三心二意。导游简单介绍完，

开始引导客人过桥去村里，到了村里又聚上来一

些散客跟着走，人群看上去也有二三十位了。

导游说首先会带大家去老人集居的地方看

看，然后带大家看几户大院，再之后就是自由

闲逛。

穆先生不想去老人集居的地方，跟小艾说

明后一个人入了村巷。小艾倒是想去看看老

人，想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原

来，两百多位老人并非全住在一个地方，只是

70岁以上需要人照顾的才会集居。大部分老

人还是住在自家。自家也不在古村，而是后来

新建的村落里。这里等于说是有两个村，一个

是有五百年历史的古村，一个是新村。新村从

第一户迁出来到后来的瓷砖楼房也有近一百年

的历史。两百多位老人并非全是原住民，多数

是一些归乡人，年轻时在外经商或打工，上了年

纪就回来这里居住了。因为旅游开发补助了村

民建房，这些年回乡的人越来越多，含有小部分

华侨，也就形成了有两百多位老人的数量。老

人们都没什么事可做，多聚一起打麻将，村头，

巷子里，大院里，除了开小旅店的生意人是年轻

人，可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有的老人衣着

很是体面，梳着旧式的发髻，首饰也很考究，看

上去翡翠、金银、玉镯子都价值不菲。不过，这

些现象也只是在新村里。古村是被保护的，每

一块砖、每一条石板都保留着许多年以前的样

子。这种原貌甚至是荒乱的，被遗弃的，隔世

的。水渠还有水哗哗地流淌，只是洗衣淘菜的

老妇人或年轻媳妇无踪可寻。

走在这样的村巷里，小艾的脚步不由得就轻

了，看着不同的门框、瓦檐、壁画、雕梁，心里不由

得揣测起当年里面都住了什么习性的人。自然

有大户和小户穿插着，小艾走进一所不起眼的古

屋，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家，中间是天井，二进式

的格局。穿廊过堂，曲里拐弯连着外围的一圈房

屋，再循着这些房屋去看房间的格局，小艾这才

觉出格局的考究。在前厅的后面还有一个天井，

天井后才是一家的堂屋，前院的那个厅不过是个

过堂，待外人的地方。一切的摆设仿佛遵着当时

主人的意思，还都有尊严地陈设着。小艾走了不

少家，还没有哪一家的家具保留得这样完好，至

于是不是几百年前的，小艾就不知道了。堂屋前

挨着天井的地方摆着一个小茶几，或者北方叫方

桌。穆先生趴在桌上下一种什么棋子。

小艾看见穆先生，停下来站着没动，她想要

是没惊动穆先生她就转身走开，要是早惊动了就

上去打招呼。

小艾盯着穆先生看了一会儿，见穆先生很用

心地在走棋，就以为穆先生没发现她。刚转身

走，小艾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觉得一个大活人进

院里来，穆先生没发现是不可能的。于是又试探

着上阶梯进堂屋去看看字画。

“这所房子里很少人来，一是巷子岔道多，没

有导游带着，普通游客转不进来；二是这所房子

传说闹鬼，导游都知道，所以不带游客来。”穆先

生说这话时头抬也不抬，手里忙着走棋。

“并不难找。中午饭前我来过一回这村子，

然后出去新村那边吃了小吃。本来想回去的，又

想来这里走走。不难找，只要有心走到村子尽

头。”小艾强调什么似的，说着话，好奇地看着穆

先生，好像他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天井上方打下

来的光，看得出来刚刚从他的左肩至右肩经过，

留下一层绒绒的东西，在光柱的边缘下还在微微

地泛着光芒。

小艾走了两遍古村，只要不是太荒凉的院

落，她基本上都进去看了，有些房屋里灰尘少，有

些多，这情景显然是有的院落安排了人看管或打

扫。穆先生在的这家是其中较干净整洁的一家。

小艾这时已走到堂屋去看两边的字画

了。转了一圈，又回到堂屋条几前的背靠椅上坐

下来。

穆先生还在下棋，也没有转头，只听声音冲

小艾说：“那边是男的坐的，女性应该坐另一边。”

小艾听这么说，并不当回事，散漫地回穆先

生：“我不过是个游客，又不是这里的女主人，我

看不必要守这规矩。”这回答有点矫情和调皮。

“怎么没必要呢。这个村庄有五百年的历

史。五百年经历了多少代人啊，你又怎知你不是

其中的哪一代人？”穆先生仍是未抬头，还在走他

的棋子。

“穆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小艾固执地坐

在椅子上没下来，木椅又高又大，她的脚有点不

太能着地。

“不开玩笑。”

穆先生说不开玩笑，小艾也没把他的话当回

事。反倒问：“古时候的人不都挺矮的嘛，这椅子

怎么这么高？”

“堂屋的这两张大椅子只能是掌家的老爷和

大太太坐的。要坐在这里的时候，多数是家庭有

重要事情办，大太太尊贵，自然要打扮得很隆重，

脚上穿的木屐，比你们现代女性的高跟鞋还要

高。打扮后个头能跟老爷差不多，坐上去脚着地

问题不大。”

（摘自《秦媛媛的夏然然》，旧海棠著，作家出
版社，2022年10月）

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

用诗性语言书写人间真爱
□罗建森

遇见穆先生
□旧海棠

■书 摘


